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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小说插图刊刻形态从“全

相”(全像)到“绣像”的转变体现出小说插

图功能的转换，即由配合小说文字阅读、增

强对情节的理解发展到注重刻画人物言行、

性格、形象，从中可以见出小说创作观念的

变化以及小说创作的逐步成熟，即由故事—

人物，由叙述故事为主过渡到重视塑造人物。

  中国古代著述相当重视图像的作用，注

重图文结合。“图”与“书”二字并用，始

见于汉代司马迁的《史记》，“左图右史”、

“左图右文”成为早期图书较为普遍采用的

形式，运用于经、史、诗文等各种图书之中，

如晋代郭璞曾作《山海经图赞》，隋代有《水

饰图》、《古今艺术图》等书。晚唐五代时

人徐夤(一作徐寅)《自咏十韵》指出：“拙

赋偏闻镌印卖，恶诗亲见画图呈。”《全唐

诗》在收录此诗时附录原注云：“《使宅行》，

夤回文八体，诗图两面，庚午秋使楼赴宴亲

见，每一倒翻读八韵也。”由徐夤诗句及其

原注可知，诗图二者相配而行。这种重视图像、图文结合的传统对古代小说插图带来一定的影响。 

  图画与说唱艺术的结合早在唐代变文中已经出现，唐末吉师老《看蜀女转昭君变》一诗讲述蜀女讲

说变文的故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其中的诗句“画卷开时塞外云”，意思是：蜀女边说边展开画卷，画

面上描绘的是塞外风光，这种图被称为“变相”，变文说唱是与变相相配合而进行的。众所周知，唐代

的变文、俗讲对五代、宋元以来的说话之风带来深刻影响，而说话风气又是孕育后世话本、章回小说的

母体，从这一意义上来看，唐代变文与变相的结合对古代小说插图带来的启示是不容忽视的。 

  元刊平话中已经出现不少小说插图，例如，至元年间福建建安李氏书堂刊刻《三分事略》，每页一

图，上图下文，相邻的两页插图构成一幅完整的插图；线条简单，以人物为主，景物较少，只是寥寥几

笔刻画，有的插图干脆只有几个人物，没有景物点缀；即使是人物，次要者也只是简要勾勒，如《三分



事略》第一图、第二图中，有的人物只是勾勒出脸部轮廓，没有五官的刻画；每页插图与下文情节基本

相合；至治年间建安虞氏刊《全相平话五种》，刊刻样式与《三分事略》相同。元刊平话的插图质朴无

华、风格粗犷、线条简约，融入较多的民间版画色彩，尽管如此，它是从唐代变文、变相的结合到明清

小说插图之间起过渡作用的重要桥梁，在小说插图史上具有突出的位置，见证了小说由民间说唱、口头

流传到刊刻的历史进程。 

  明清时期，小说插图非常流行，几乎到了无书不图的地步，正如明末无瑕道人《玉茗堂摘评王弇州

艳异编》卷首识语所言：“古今传奇行于世者，靡不有图。”小说插图刊刻的形态丰富多样，主要有全

相(又称“全像”)、“偏相”(或称“偏像”)、出相(或称“出像”)、绣相(或称“绣像”)等等。早期

小说插图的刊刻形态以全相为主，像元刊平话以及明代万历之前的小说大多如此；就地域而言，元明时

期福建建安或建阳所刊小说多用全相，当然也有例外，如成化年间北京永顺堂所刊词话也使用全相的概

念。所谓“全相”，是指每页皆有插图，插图与每页正文情节相互配合；所谓“偏相”就是正文中偶有

插图；“出相”实际上是泛指小说插图而言，不限于一时一地；明末以后直到晚清，普遍使用“绣像”

概念，绣指绣梓，像指人物肖像，与“全相”、“偏相”、“出相”等概念相比，“绣像”小说更加注

重小说插图的审美特性，更加注重人物的举止、神情的描摹。明清时期小说插图刊刻形态从“全相”(全

像)到“绣像”的转变体现出小说插图功能的转换，即由配合小说文字阅读、增强对情节的理解发展到注

重刻画人物言行、性格、形象，从中可以见出小说创作观念的变化以及小说创作的逐步成熟，即由故事

—人物，由叙述故事为主过渡到重视塑造人物。 

  除上述小说插图的刊刻形态以外，明清小说还采用“绘像”、“绘图”、“增像”等概念，如日本

天理图书馆所藏明刊《忠义水浒传》，标题上横书“绘像”二字；光绪二十八年上海耕石书局石印《绘

图武则天四大奇案》、上海日新书庄《绘图第二奇书林兰香》、光绪十九年上海珍艺书局铅印《增像全

图清烈传》等等。 

  总体来看，早期小说插图刊刻形态最为常见的就是上图下文，这是自五代以来已有的刊刻形式，宋

元时期运用较为普遍，明代建阳书坊尤其偏爱上图下文的刊刻形式，如三台馆万历刊《全汉志传》、余

成章万历二十一年刊《牛郎织女传》等等，这种刊刻形式在建本小说中随处可见，甚至成为版本学上判

定是否为建本的一条重要依据。自明代嘉靖、万历时期开始，小说插图的刊刻形态呈现多元化的局面，

出现单面整幅插图或双面相连样式的插图，如金陵九如堂天启三年刊《新镌批评出相韩湘子》、金陵世

德堂万历二十年刊《新刻出像官版大字西游记》等，也有小说采取上下两层楼式或月光式插图，如苏州

宝翰楼崇祯刊《今古奇观》、吴县叶敬池天启刊《石点头》等等。 

  小说插图具有直观性的特点，有助于加深对小说作品文字与情节的理解，也可以更为直观地展示小

说所描写的社会背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小说插图具备“导读”的功用。南宋郑樵《通志》卷 72《图

谱略·索像篇》也认为：“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

为学，学亦易为功。”明末夏履先《禅真逸史·凡例》以《禅真逸史》的插图为例加以说明：“图像似

作儿态。然《史》中炎凉好丑，辞绘之，辞所不到，图绘之。”“图”与“辞”即插图与文字相互配合，

使小说的文字得到一定程度的诠释，小说作品语言和情节可以更好地为读者接受与理解。小说插图还有

助于揭示小说的社会背景，明末所刊《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就较为深刻地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正如郑振铎《中国古代版画史略》所言：“这些插图，把明帝国没落期的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无不接触到。

是他们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故体验得十分深刻，表现得也异常‘现实’。流离颠沛的人民生活，与荒淫

无耻的官吏富豪的追欢取乐，恰恰成一对照。像这样涉及面如此广泛的大创作，在美术史上是罕见的。”

  中国古代小说插图是在继承图文结合的传统并借鉴变文与变相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的，在这个过程

中，小说插图的刊刻形态丰富多样，不仅具有审美的意义，而且对小说文字、情节的“导读”功能也愈

显突出，不容忽视。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 

  

 


